
  
    
      
    
  


《请你动手晚一点》

作者：温瑞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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焰焰的回忆：女人总是为情所苦的

我从来没有后悔过这件事。

为了高曾花，一切都是值得的。

一个人可以为一件事或另一个人大怒大喜、大起大落，甚至一生的精力都献出去，那是不虚此生的；怕只怕这一生中没有目标，不值得为任何事情付出心力，混混沌沌茫茫然但又过分清醒地拖著来活。

戴冲寒最好不要来找我-为了这件事，他一定会杀我、杀曾花，为了曾花，我只好杀了他。

除了师傅，除了曾花，谁都不知道我已练成了“神手大劈棺”。

我知道戴师兄是个好人。戴师哥很信任我。他是个武学奇才，他的“大折枝手”是“孤山门”里自当今的大师父夏候楚唱外，恐怕就数一不数二的了。我对不起他。我佩服他。可是为了曾花，我不管了。高曾花是我的，不是他的。他来杀我，可以。他要伤害曾花，我杀了他。我不等“孤山一脉竞武大赛”那一天了。我要用“神手大劈棺”，杀了他。

在遇见戴大嫂-不，高曾花之前-我不晓得自己应该为谁而活？为“竞技大赛”的一夕扬名？我岂不是变成了“大孤山派”和“孤山门”之间的“秘密武器”了？但在遇见之前的岁月里，高曾花想必是为情所苦。

戴师哥是个了不起的人。当年，“七帮八会九联盟”的“多老会”、“孤寒盟”、“猛鬼帮”三起人马，聚众要歼灭“孤山门”和“大孤山派”，就是那时侯，戴师哥不避众讳，力主把“孤山一脉”的所有实力合而为一，以应战来敌。

他说得一点也不错。他要比我长十二、三岁吧？他说的话，一是一、二是二，就算是壹万叁千陆百肆拾壹，也就是一万三千六百四十一，不多也不少。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有岩石一般的意志，豹一般的胆子，鹰一般的眼，铁一般的拳头。

他敢担当。

他予人信心，让人安定。

那一次，我还小，我在人丛中听他来大孤山慷慨陈词，我血气一直冲上了发梢，久久不能自已。当时，有人赞成他，但不敢声张，有人反对他，骂他是“墙头草”，“大孤山派”的大罪人胆小鬼，把唾沫星子啐到他脸上。

可是，那一役，他联同了“孤山”门里帮中的一切力量，杀退了我们共同的敌人。而他身上的血，就算在浓郁的夜色里夜色里也流得像一扭扭的黑河。但他仍是站得笔直，扶着跟他一起去拼命而负伤的兄弟，就像比海水还老、比雕像更硬。在那一刻，我就在心中起誓：有一天，我要学戴师兄，跟他去杀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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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待大敌退走后，他仍是他，我还是我。我是“大孤山派”老师父楚寻魂的亲传弟子。他是“孤山门”的第三代弟子中第一好手。

后来，我们派里作过检讨，都一致认为不该让戴冲寒独占鳌头。派里好手，应勤加用功，应头赶上，一脚踩下。也大概是在那时侯吧，师父就把“神手大劈棺”有步骤的传授了给我。

而今，我已经学成。

对“大孤山派”而言，练成“神手大劈棺”，就是我派壮大中兴时；但对我而言，练得“神手大劈棺”只是我的吐芽，见到戴大嫂-高曾花才是我的花开。全盛的花开。

初见高曾花，是一个恼人的意外。她很静。静得像一朵夜里的花，白色的，开得灿烂、风华、绝艳却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但我看见。我知道。但我不知道这个在我心里千呼万唤好像陪我走过七世三生熟悉的陌生女子是谁。

那时侯，戴冲寒不止在三年一度的孤山一脉比武中全胜，而且还是全盛时期。他高大、豪壮，敌手都折服在他的“大折枝手”下。他一胜再胜，但绝不趾高气扬。他就像一株神木，下了擂台，他找到高曾花，她就像老树旁的一丛小花。月夜的花。

当我看见戴冲寒用一种老树的情怀来看她的时侯，我才知道我写不下唱不出挥舞不去我的痛苦。啊，是这样令人痛苦的伤心，是这样令人伤心的痛苦。为什么要让我遇上这样一个比花还女性的女子，她身边却又有比山更男性的男人。

我这才知道有恨。要忘掉偏偏忘不掉。设法忘记的只是忘记而不是记忆。她长在我内心了：树大根深，就算连根拔起也依样顽强的生存。

我在深夜里仍不能停止我对她的思念。那夜，戴冲寒和她经过我的面前。戴师哥说：“曾花，他就是我三年后的近敌；焰焰，他的人就像一朵火焰。”她一笑，叫了一声：“战焰焰。”有一种出奇的贞静。那时侯，戴师哥正在全盛的全胜中。但我知道，真正全胜和全盛的，是他身旁的女子。遇见她是一种幸福而忧伤的感觉。就算一向从不喝酒而只好去喝醉了的我，还没有法子去忘了她的一颦一笑，带点凶悍的温柔。

从此我怕夜晚。怕想起她。对我来说，已没有什么是重要的。不求无敌，只怕梦碎。

我不能停止我的思念，只好向师门要求成为跟“孤山门”的“鳔”。“大孤山派”和“孤山门”不能天天明着殴斗不休，“鳔”就是两派之间寻求勾通的中间人物，但作为一个“鳔”，派里的汉子都不肯干；我肯，因为戴大嫂就是“孤山派”的“鳔”。

于是我才能常常接触到谢大嫂，不，高曾花，曾花。门规森严，势成水火，我除了用这种办法争得于她相见，那还有什么办法，她身边带着两年前生下的孩子，像一个铁铸的馒头，跟他爹一样，只不过他爹已成了一座豪壮的山。岂知见多了更痛苦。我像是患了疾病，但没有病源。我们服了毒，但不能因毒而把胃割去。我只能对花对月说心声，对她？我只能说牛庄、老边、三岔河都是咱们的地，千山也是我们大孤山的地盘，至于摩天岭则归她那一门。这是哪一门的话题？到头来，见多了，越发觉得她有一种分明不知情的美，而我的思念，单调而疯狂，居然乐此不疲。

这样下去，我就完了。过分脆弱是一种自我的折断。我不管了，我要冲出去，至少，冲破总好过认命。那一回，去喇嘛洞和杨树湾子的各路英雄商讨反扑“七帮八会九联盟”的大计，并研究如何救回给“衣冠帮”掳去的师妹钦小佩的事。那晚我们在白庙子过宿。五角儿和沈戚亲邀我洗温泉、嫖窑子。我去了。我从来没有嫖过，事实上也没跟女子好过。但我去了。

白庙子里最有名的瓦子是“一撮红”。我原先不知道，五角子他们告诉我的。“一撮红”里最红的姑娘是“玉板白”。大概是我正经的出了名吧，从不去胡闹，也从不沾女人，而今又喝醉了还逛瓦子，他们都直了眼，把“玉板白”“让”给了我。

“玉板白”的确是白。她高、瘦，像一捏儿白面条，眼耳嘴唇鼻都精雕细刻出来似的。衣裳里的身子更白，因而更显得她头发不可思议的黑。黑白分明。分明这是柔媚的女体，可是我就是不能集中、无法专心。偏是那夜“一撮红”客满，五角子那坏小子挤到我房里来，他拥着另一个女子狎戏调笑，并以一种强暴的方式撕碎那女子的衣服，还沾沾自喜，引以为雄。

他令我无法忍受。“玉板白”对我很好，很轻柔，也很耐心。但这使我更沮丧、挫折、颓然。五角儿随时过来表示关注，在他心里，一定在调笑这个所谓一帮师兄弟里第一好手，在这种情形竟这般不济吧！或许是他使我分心，或许不是他。我只有把“玉板白”遣走，当然，“度夜资”我是照样如数付出，还多给了她几两银子。五角儿大呼可惜，说我不要他可要。我几乎没有把五角儿打下榻来。

他一定是以为我老羞成怒了吧？谁知道！我连夜打马狂驰，赶回孤山，经过苏子沟，就看见一个白影悄然而立。水流像安定的乳河，在月光下闪闪烁烁。在河那端的女子在远处陌生，在近处熟悉，她是高曾花。

这么晚了，她出来做什么？

河床上有乱马踏过的痕迹。后来我才知道，戴师兄刚率一队人马离去。他是想在我们发动攻打和营救计划之前，先出奇兵，偷袭敌寨，救出师妹钦小佩。他也的确做到了这点。可是，他也许永远想不到，那晚，他把嫂子，噢，高曾花留在苏子沟，那是错的。

那晚，我喝了酒，刚醒。她也喝了酒，才醉。

她听到马蹄声，宁静地抬头，连美丽也七宁八静的，比月亮皎洁，也比月亮肃杀。她好像先看到她和我的水中倒影，才看见了我。

这一刻我见到了她。才知道我对她已经死心塌地了。她的眼色冷得像暗杀的匕首，炸出千钧一发的光采，但她身子却是热的。这一刻，她就是我的刺客。我对她拿不起、放不下、离不开、弃不得。她是我的所爱，我的所爱在永远。

她在月下冷如弃匕。“我的脸红吗？”她问我。我已知道她喝了酒。“我的脸热吗？”她又问。我点头。她蹲下去照映水流。黑发披着白衣，令我喉头忽感到干渴。我知道我接下来所作所为会在一息间改变我一生，可是我不管了。

我用手大力地拥住她的肩。她的肩比发还柔。她哼了一声，像骨碎了，又似心碎了。我问她：“你……”忽然问不下去了。我吻她。亲她。她愣住了。完全愣住，然后又是一种异常的炙热，从推开我到迎合我，都是轻柔而炙热的。

我拥住她，像拥住所有的幸福。我不能放手，因为这已是我的全部。“焰焰，我们这是伤人伤己。”她说。

可是她无法隐瞒，因为身体的语言才是最直接的语言，而她的身体是寂寞的。

也许我敢于交出真情，有本事去做这不顾一切的事，我用手读着她，一怀都是蜜意。奇*书*电&子^书只有在这一刻我确知她在流泪，以此来抚平我们的喘息。她似乎在饮泣中说了几句话，但我都没听清楚。

我不知道女人。但要不是我深爱她到了不能断臂绝毒的地步，我想我是未必能承受她时而贞静温柔-时而悲狂剧烈。那大概是燃烧的雪还是结冰的火吧？那么就烧死我吧，不然，就把我结成千年的冰。

女人总是为情所苦的。大概戴冲寒是个不解风情的人。

甚至连我自己都不相信会有那么幸的运。我得到了她，更珍惜着她。之后，她说：“我们都喝醉了。”要不是她梳理那一把黑如长瀑的发，我不敢置信前一刻在握臂弯里喘息的会是她-高曾花。

她冷然在水边再端详一眼，面颊已不再酡红，像月夜里偶尔临照的倩女，破晓时便要化作幽魂一缕。

我能再见她吗？我既不能忘记她，我也不要她的忘记。这一夜之后，我几疑在梦中，直到相思变成一种惊人的单思。这使我越发肯定：为了她，我可以放弃比武，不当掌门，甚至可以脱离“大孤山派”，伴她到天涯海角去，不惜一生逃亡。

如果戴冲寒要杀我，我不还手。可是如果他要伤害她，我就拔除他，像铲除一棵挡在路央的古树。

不要逼我这样做。

我们！

这是“我们”的时侯了。

谁都不能忍受这情景。他一定会杀死曾花的。就算他杀死的是我，曾花也活不了。孤山一脉，门规极严，叔嫂之防，更不可逾。而今一切该犯的都犯了，不该犯的也犯了，只剩下血和力的对决，看谁跨谁的尸体过去……。

我要杀他。

-像砍一棵树。

巨大的树。

-用我的“神手大劈棺”！

也许我该惭愧，但我绝不后悔。

高曾花的独白：女人是不可以虚掷光阴的

他不能杀他。

无论如何，焰焰都不能杀冲寒！

冲寒不该死，该死的是我们。

-焰焰还有我。

我一向都是个恩怨分明的女人。一向都是。这一刻也是。

我初与冲寒相识的时侯，佩服他已到了崇拜的地步。其实谁都一样，孤山一脉-不管是“大孤山派”还是“孤山门”的妙龄女子，有谁能不对“大折枝手”戴冲寒芳心默许？尤其在他孤身奋战，七度退敌的那段光辉岁月里，任何女子只要给他看上一眼，心里难免都会失声惊呼。

就算是“七帮八会九联盟”的女子，又有哪个不为戴冲寒这个名字而心头一热过？

我也是。

-在“孤山门”里，我的“小桃花剑”也算是出类拔萃的，但每遇大战，只要是戴师哥一上阵，我的“小桃花剑”当真只能挑挑花，不能算剑，更不能算是剑法。

……戴师哥到底是个怎么样的汉子哪！

我在这么想的时侯，绝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是他的妻子，也永远没有想到，今天会闹成这样子。

那时候，我有个师妹钦小佩，她佩服钦羡戴师哥一如她的姓名一样。她常常对我谈起：戴师哥怎样怎样……戴师哥如何如何……

不管如何怎样，我都是个爱恨分明的女人。我们门规严峻，禁忌繁多，男女之防，尤其苛厉。但谁让我们都是同一门里的人呢？有次我见他在人群里看着我愣愣的，也不知是不是看着我。我想：要是看到我这样一个美丽女子又怎会这样愣？一时好玩，便过去逗他：“喂，你在看我？”

哈！他竟傻大个儿的红了脸，愣了半天，我我我我我我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我觉得好笑，就学着他的声调跟他胡闹：“大大大大大大大哥万岁！”

他大概给我吓傻了吧！哪里跑出来一个痴女孩？

次日，我奉命去徐家屯、万家岭、阎家店征收茶与香药的交引，以瞻京师。不料，在半径上，戴师哥突地跳出来，拦住了路，我还以为是山里哪一头给果子大晕了的蠢老虎，或是哪座山头上的哪根葱的拦路劫匪，却不料是他。

他拦只为了说：“我……我我我……我昨天是在看你。”以一种认错的口吻。

他还反问呢。“你为什么要叫我做大大大大大大大哥？”他记性可真好，我总共叫了七个“大”字，他如数记住了。

笑得我。

连我同行的师弟妹们，也笑得前俯后合。

没料，我们在那一条路上，后来真遭了劫。来的是“猛鬼帮”的七名好手，杀了我们三人，伤了我们两人，就只劫了我去。

我们的人马立即回去孤山请救兵。路上正赶上怏怏回山的戴师哥。他马上单人匹马反扑“猛鬼帮”，连毙敌六人，剩下一人，因为一直是那人力阻别人玷污我，我叫戴师哥不要杀他，他就饶了他。

他可不止一次救了我。

每次我有难，不管他在哪里，不管他在做什么，一定都是他第一个飞骑来救我。他像一棵古树，托着我头上的半壁山，让我遮风避雨，让我攀附缠绕，让我觉得，今生何妨就这样过！

唉，就是这样，我在别人的艳羡中，以及钦小佩的妒恨奇書網電子書里，和他成了亲。

从此以后戴冲寒和高曾花就过这幸福美满的日子……是这样的吗？故事都这么说。传说也这么说。可是，事实并不。

也许，戴冲寒不是跟我成亲，而是选择了厮杀做伴。每晚睡前，每晨醒后，他都不在我身边。他还在为“孤山一脉”的前景和将来去冲、去撞、去闯、去继续他的一仗功成万骨枯。然而他的功未成，骨也没枯，只常带回来一身的血和不吭一声的伤口。

原来他是留不住的。来是像一个混沌，去时如一道旋风。

我怕冷。可是在秋天，他没有留下来伴我，温暖我。我畏寒。可是他在冬天里也没有来过，以呵温来呵温我已结冰的指尖。我已像一只残蝉，可是他甚至听不到我微弱的呼唤。

初时不是这样子的。他如火如荼的铁髭老爱印戳在我的颈上，我在他的手臂里是一只鱼网里的一只虾。他用狂烈写下了我的空虚、我的寂寞、我的冷。他那温柔的凶悍，使我快乐的痛楚。我们就在那时侯有了鹰鹰。

但为什么会演变成这样子呢？有了孩子的前后，我已懂得做为一个妇人的欢愉了。我常在狂欢中覆身于他，可是他总在躁郁和沮颓中二选其一。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金戈铁马，决战江湖，这样一个汉子，竟只能赴沙场，而不能去面对一张床？

我想他还是疼我的。一定是我做得不够好。但当我做得更好的时侯他怒气冲冲的就走了，宁可带着伤和伤口回来，不痛呼半声。那时侯-那段日子里，我真是……我以为我不是一个女人。

我大概不是一个女人吧。或许我只是一个在风中哭泣的女子，在风中啜泣的女子。我不能说予人听，只能说予小小的鹰鹰听。鹰鹰是不会明白的，但小小而可怜的他，曾用他小小而可怜的手来触摸他娘亲的眼泪。我跟鹰鹰说，是因为冲寒每次会来，都不看我，宁可去看鹰鹰，搂他、啜他、吻他、把他抛高又接住，在小孩一次又一次惊笑声里他像一个男子汉的呵呵大笑着……鹰鹰可曾把娘的话告诉了爹？

-孩子的爹，到底你生气我什么？

谁能拒绝岁月无情？我的眼角已开始有鱼笑纹了。就别让我盼到白首吧！我们为何渐渐变的沉默？难道我们已无话可说？你在弹指千里取人头，而我正红颜弹指它。时间总是掳走希望的劫匪，我的岁月已印在眉间。你不是要我老时才来对我作迟到的关注吧？哎，女人是不能虚掷青春的。

我要撕裂空虚，击碎寂寞、燃烧冷。我明明是当年多人追求的一个女子，为何却让你不当是一个妇人！就在这般岁月里，记不清除到底是那一天，我见到戴冲寒常常在嘴里提起，十分畀重的-战焰焰。

-一个这么美艳的男子，却有这么忧伤的眼睛。

我第一眼看到他，就觉得他该穿蓝色的衣裳，唱起歌来一定很好听。我想到他的歌声的时侯，他还没有开口跟我说一句话。第二个想法是，这样一个男子，可以提笔画画、可以弹琴赋诗，但不像是拿刀杀人的武林人。

但他确是！而且还是同为一脉却为宿敌-“大孤山派”近年来年青一代的佼佼者，武功听说直接威胁到戴冲寒的战焰焰。他秀气、斯文。但同门里正流传着他杀敌如一朵艳丽的火焰。

这真是一种潇洒的不幸。

更不幸得是我看出了他看我的眼神，似怀着伤心的牵痛，那正是映照着我，燃烧不息的旧梦前景。

不幸虽然不幸，但不一定就会发生-如果那晚，冲寒不顾我的挽阻，一听到钦小佩被“衣冠帮”的人掳走，他立刻便要去救的话……

我不许。我知道小佩的为人。她是个为了男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女人。她根本跟“衣冠帮”的钟擒、钟授有交情，是不是真得被人劫走还不晓得，但要引冲寒去救她倒是肯定。她一直都在妒忌我和冲寒在一起，她想尽办法让冲寒注意她，舍弃我。

我拦住冲寒的马。那匹枣骝马长嘶起来，像它踏着的是火的盖子，要衔住自己马尾一般的回旋踢着蹄，不知道为什么这般愤怒。冲寒问我：“你要干什么？”我说：“不许你去救她。”冲寒烦燥起来，就像他胯下的马：“她是我们的人，我怎么能见死不救？！”我蛮起了心：“她会没事的。”他虎虎地问我，我从来没见过他那么凶过：“你怎么知道？”我只能说：“就你不知道。”他用力鞭鞑他的马，我叫了起来：“你就撇下我在这里么？”他已远去，声音透过渐远的蹄声逆风传过来：“你有武功，你会照顾自己。”

于是我想起他的绝情。难怪他会冒死去救钦小佩！想到他以前为了救我而流的血，而今却正为另一个女子流了，我就恨不得让他回来的时侯只看到江边我的尸体。-至少，这样也许能换来他一时的伤心吧？

这时侯，上天和月亮却偏偏让我遇见焰焰。

我没有办法去抵受他的眼神，为什么这么清俊纯情的脸孔却有这样一双忧伤的眼神？大概是他对我的相思已到了一定火候之故吧，眼里有着千般痛苦和恨-我在他眼中照出我自己的。

他碰触我的时侯，我已忘记了感动，忘记了感觉。我接触到他身子的时侯，忽然，发现他两肋之下有气穴鼓荡，那正是练“神手大劈棺”的征兆。-莫非他……“神手大劈棺”正是足以克制“大折枝手”的独门绝招！

刹那间我有这样可谬的想法，如果我随他的心愿，想他这样一个为我而活的男子，他日我去求他不要跟冲寒决战的话，他理应会答应我的吧……？

就为了这样一个可为自己解脱的藉口，我仿佛有了一切理由，做一个有反应的女人吧……我以自己也觉得吃惊羞耻的热烈，使我迷眩于自戕一般的欢狂和狂欢中。

“做出这样的事……”我曾饮泣着说：“……我们都不要活了……”我不知道焰焰有没有听见。他像一个大孩子，以依依不舍和一心待我来变成一个成长的汉子。

经过这件事之后，我整个人像被掏空了似的。回到家里，连鹰鹰在啕哭我也不敢去抱他。冲寒一夜没有回来。到了第二天，钦小佩却回来了，披头散发的冲了进来，在我面前大骂冲寒不是人，而且还不是男人。

我刮了她一巴掌，冲寒刚好回来，看也不看钦小佩，只跟我用诚挚如耕地的声音说：“对不起，她的确是诱我过去，我错看她了。”

但愿我不曾听到这应该由我表达的歉意却出自他的口。这样只证明了：他跟她是没有嗳昧的，但我跟焰焰已……

“孤山门”和“大孤山派”的人怎能容得下我们？冲寒怎么容得下我和他？我自己心里……又怎容得下自己！！天哪，我原只想使他伤一回心，结果我伤了谁？

如果我只为冲寒不该把我的深情置诸不顾，而一时行报复之念，往后我跟焰焰的偷欢又怎能作何解释呢？啊，我竟是这样一个妇人-我竟是这样一个忘形的女人！在惩罚降临之前，我应该当先行灰飞烟灭！

我每跟他好一次，就想，我要求他跟冲寒交手时认栽……好像这样想着，心里就会好过一点似的。我今晚主动去找他，就是要说明这一切的。我觉得已经有人在留意我们的事了。沈戚亲和五角儿这两个家伙，神神秘秘也鬼鬼祟祟的，常在交头接耳指指点点。这样的关系不可再继续……今晚他又来了，我要对他说清楚，他欠我的情，就还给冲寒，他不能施展“神手大劈倌”……我们绝不能再这样下去。

没想到，门突被踢开，冲寒冲了进来，连同一阵杀气腾腾的寒意。焰焰马上拦在我身前，向我丈夫出手，以他的“神手大劈倌”。

不行，他不能杀他。我跟他好，那是我错，我还是支持我的丈夫，我突然拔剑，刺进他背后，也许也刺进他的心房吧，他很痛的回过头来望我，大概没意料到我对他以这样绝情的答谢，而且我们是这样的未曾深爱已绝情。他眼里流露出一种痛心的凄艳，但很快又捂着胸，安详地闭上了眼、平和地逝去。他是伤心而死的吧？大概没有人像他死得那么伤心了吧？死得像在一个伤心甜梦中，所以也那么地安宁。

唉，人生不外是在寻找一个简单而美好的结束。“我只是要你伤心刺激；”我告诉像当年拦路时楞住了一般的戴冲寒说：“但他不可以杀你。他要杀你，我就杀他。”我知道已失去的和即将逝去的都不能再作挽留……然而，鹰鹰还在床褥上，安详地恬睡，他的好梦犹未惊醒呢……

他知道他醒来之后就是个失去娘亲的孩子吗？

戴冲寒的想法：女人是不可以独眠的

我错了。

因为我错了，所以他们必须死。

-一个是我最识重的师弟，我以为他日后能取代我，促使“孤山门”和“大孤山派”紧紧的团结在一起，再也不会分裂，再也不必受外强之辱了！

-一个是我所爱，我温柔的妻。

我一向都认为，孤山一脉不该再分裂，甚至敌对。大孤山派聚居在大孤山上，自认为那是宗派的原创地，用心习武，不求外骛，一个孤山弟子应以武林事为职志，不可随波逐流，并出世为侠。孤山门则主张一门一派要壮大自强，必须得要有财力和人事上的协力，才能创一新局，况且，人在江湖，怎可求自清于浊，而不去浊扬清？于是聚货于孤山市，立意入世为侠。彼此都是以侠道自居，但各执其是，互不相让，双方斗了十几年，到现在，还是缠战个不休。我甚至觉得有敌人潜入了我们内部，来离间分化我们，让我们互相猜忌、互相残杀，而他们则坐收渔人之利。孤山一脉始终不能强大，饱受“七帮八派九联盟”得侵掠，便是职是之故。

我知道焰焰师弟资质很好。如果他比我强，我原意让贤。事实上，这些年来，我自孤山大比武取了“战将”的虚名，从此，不是伤人就是为人所伤。

我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既不是石头，又不是铜像，所有的伤也是会痛的。我去救曾花被掳的那一役之后，已渐渐觉得有许多事，已开始力不从心了……。我多想把自己的虚衔交出去，然后开始静下来，爱护曾花，养育鹰鹰，甚至不惜离开孤山，退出江湖，和曾花一起去流浪……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原来得到的不等于拥有，失去的已来不及挽留。

我错了，也许，五角儿虽然不长进，可是他有一句话敢情是对的：

“女人是不该独眠的。”

我不相信他的话。他一向是个不学好的无赖。可是等到沈戚亲也这么说的时侯，我揍了他，但我的心像沉船一般一直沉落到了底。

我能怪曾花吗？我自己心里比谁都更清楚。这九年来，我把爱似乎都从曾花身上转移到鹰鹰身上，其实她不知道我是想藉对鹰鹰的爱来传讯我对她的爱，因为我只能隔着一千五百里的距离来看这迷人的城，但已不能再去攻占或住入这座迷城里。每一次，在温热的夜晚里，她覆过身子缠在我身上，喘着息说：“鹰鹰已经睡了……”我便觉得黑暗是一种实体，压得我无法透出一口气。“你不要我吗……？”她又问。我但愿那是一场厮杀，就算战血换战血，尸山踏尸山，我都能应付。

有时，我不忍心外面的霜雪催发她在房里的冰冻，想去呵暖她的虚空。可是，我依然无法把我的暖意伸延到她的体内，我为我是一把温热得了自己但温热不了别人的火。我想，我是一种没有颜色的火吧。当火没有了光和热，那么，大概只剩下了绝望吧。

我变得暴躁，像一只冰上的蚂蚁。我还要向着欢艳的人前，假装无憾，装作开心……然后我发现曾花也一样。她也在那么做。我为了这一点心都冻了，因为共同接受的事实才会成为秘密。在宁愿痛苦也不愿逃避和宁愿逃避也不愿痛苦里，我选择了一面痛苦，一面逃避。

我看着曾花逐渐黯淡下去的容颜。

-我能做什么？难道给她一记耳光，然后叫她远远的离开我，或者叫她找个人私奔去？

救钦小佩，也许也是我的一个救赎吧？我知道那女子不怀好意，奇+書*網但或能使曾花从此离开了我，放弃了我，也未尝不是好事。不过这有于事何补？难道我真得放得下放弃得了鹰鹰吗？所以，到了第二天，我还是满怀歉意的向曾花认那认不了万分之一的错。曾花只是沉默不语，没有抬头。

我宁愿去决战、去受伤。而不敢去面对曾花那张忧丽的脸。我不要她的艳丽，这是我心里一记狂喊，像我的影子一般夜伏昼出。

直至这样一个晚上-

我被大师父叫去。他手上摆弄着一柄像毒蛇眼睛色泽的匕首，不看我一眼就问：“要是有一个人把十道门规犯了四条，你怎么处置？”我吃了一惊，“四条？”心里转念：怎么师门里有这种人！大师父仍然以一种严厉得马上就要开刑堂的肃杀要我回答他的问题。我只有说：“依例处死。”他又问：“怎么处死法？”我只有按规矩回答：“凌迟。”大师父又注视着我，以一种奇怪的眼神，有点像同情或怜悯的，但肯定不是怀疑。但我不敢问大师父为何要这样问我，我只知道大师父在应该说话的时侯就会说出来，而我不应该在不该问的时侯发问。

又过了几天，“大孤山派”和“孤山门”的元老在密叙。这次商讨的一定是大事，因为连大师父夏侯楚唱和老师父楚寻魂都来了。我不知道他们在密议什么，我也无法想象他们讨论的事情竟是连我也不能参与的。

最后，他们把我叫了进去。

我进去的时侯，其他的元老都走了，只剩下一对宿敌-大师父夏侯楚唱和老师父楚寻魂。

两位老人都余怒未消，但却又明显地因为我而强抑住怒气。

然后他们就小心翼翼地告诉我，连犯“四戒”着的名字：

战焰焰和高曾花！

我的师弟和我的妻！

“侵人妻女”、“败德丧行”、“勾结私通”、“罔顾常伦”……“四大戒”他们都犯上了！两老已搜集了焰焰和曾花在一起的证据。

我听到的时侯身子像逐部分死去，但更焦虑的是他们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置。他们要我杀了焰焰和曾花，因为姑念：“焰焰年少，而且对孤山一脉立过大功；而高曾花是你的妻子，你劳苦功高，不能不让你自己来收拾这个残局。”

我力言曾花之所以如此，完全是因我而起，我觉得焰焰和她更匹配……大师父冷冷地说：“冲寒，我们明白你的心情，但你无须为他们开脱，反正，他们是死罪难逃了。否则，孤山一脉，也教人贻笑天下。”我想挣得一丝希望强调焰焰和曾花聚在一起，就算有亏节行，但无负大义，不见得就是犯了最忌讳的“勾结私通”，我怕两位师父对我的话嗤之以鼻，不惜援引了一个眼前的例子：“两位师父，你们力主两家弟子不能来往。但你们又共聚一室以商大计，别人又怎么想……？”

没料这话才一出口，老师父已一拍桌子，桌裂为二，他大喝道：“大胆！”大师父也叱道：“竟敢管起师父们的事来！”老师父这才来做好做歹，“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如果你不忍心下手，便由我们派人来执行，那时，只怕他们两人的苦子可更大了……你可记得犯了三条戒律以上的叛徒之处死方法？”

我一听，只能打了一个寒栗。三刀六洞，蜂蚂螫身，火烙土掩，剜眼剖心……大师父不说话，然后把那柄像毒蛇眼睛的匕首交给了我。我接过刀子，犹如给毒蛇噬了一口。

出得了门，就见五角儿和沈戚亲他们迎面而来，用一种太故意装的无事的神情跟我打了个招呼，然后走如密议室里。我甚至听见大师父这样高声的说：“要是戴冲寒今晚动不了手，我们就替他动手。今晚一定要严密监视，不可放过那对奸夫淫妇。”

我怀着那把刀子，像揣了一条毒蛇在怀里。我始终无法使那把匕首温热起来。现在到了这个地步，局面已无法收拾了。我只有收拾了他，还有她。

我在一脚踢开了门的刹那，还没有下得了决心该叫曾花和焰焰赶快逃走、还是我一刀杀了他或他们。

焰焰却如一道狂焰，他向我反扑。

这情状逼得我只好迎战。

我却没料到曾花会突然出手。

向焰焰背后出手。

-当焰焰倒在他自己的血泊中时，我的匕首抖得还不如我的心剧烈-我已不知如何去收拾这个残局。

“但愿我永远不曾知道你的秘密。”我这样对她说。其实我也愿我自己醒来在百年之后，可以不必去面对这一刹那的难受。

“我这样做，”她以一种出奇的平静、安详和美丽，去细察和注视，直至确定了焰焰真的已经死了，她才跟我说话：“开始无非是要你伤心刺激。”

她这句话比她说真的爱焰焰还令我伤心。“你走吧-”我向她大力的挥手，但她以一种坚清打断了我的话，以一种凄厉的坚持，说：“我们三人中，他是最无辜的，但我已杀了他，你想我会走吗？”

然后他问我：“你知道焰焰已练成‘神手大劈倌’了吗？”

我不知道。如果不是我心里太难过，为这一点我至少吃一个不小的惊。

“所以我才会向他动手。”高曾花似笑非笑里泛出一丝似傲非傲，“夏侯大师父和楚老师父要你向我们动手的吧？他们连这一点都不告诉你，这居心未免太叵测了……”就在这时侯，鹰鹰大概是在一个梦中惊醒吧？他醒了过来，忽然地，像打翻了一杯水似的无可收拾地哭了起来，很快的便从微弱的哭声变成嚎啕大哭。

曾花-我的妻-过去床榻那边，藉着微弱的烛光，在柔声地哄孩子再度酣睡，语音甜的象任何母亲给她孩子的乳水。我看着她微乱的云鬓，粗布的衣裳，这一霎间，我想过去拥抱她，紧紧地拥抱她和孩子。

“请你动手晚一点。”我听到她的语音这样低柔的传来，“等孩子睡着以后，你才动手杀了我好吗？这样才不会让孩子看见他父亲杀死他的娘亲……”

“就为这一点，孩子的爹……”她说，“求你，求你动手晚一点。”

作者附识：小时侯，在马来西亚，霹雳州，美罗山城里，听到一首歌，名字就叫“请你动手晚一点”，一直到长大以后，还常常在心里无由地哼起。于是为它设想了一个故事，一种情境，并且用这首歌名为篇名。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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